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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富强 /文 马祯俊 /摄

从杭州市区出发，沿天目山路西行，过

紫金港路，可见右侧大片的草木丛生，坐于

车内望窗外，那片草木，恍若不见边际，无比

宽阔。

城区的喧哗，至此戛然而止，突然安静

下来。

偶尔，在树林茅草间，能瞥见水色的反

光，约略可知是一个一个的湖泊。是的，这就

是杭州的西溪湿地了。

一个西溪，一个留下，它们是唇齿相依。

据说一千多年前，南宋皇帝赵构逃到杭

州，一见西溪，就被这“一曲溪流一曲烟”的

美景迷住了，如果不是他后来找到了凤凰

山，他是曾经想过要在西溪建皇城的，当时

他还说了一句“西溪且留下”。于是，西溪就

这样“留下”了一千多年。

西溪湿地的形成，应该是很久远以前的

事。但是，它的整治，却很晚。我第一次去西

溪，是家迁城西以后。骑自行车，顺文三西

路，大约五分钟，就到了一片乡村，连片的池

塘，虽说是夏天，却不见莲荷，池塘边，有树

杂乱地生长，树盘根错节，根系伸入水中。这

一带，我们习惯称之为蒋村。

蒋村也是城西最早开发的生活居住地。

后来，大片的楼盘在这里生长，城西也因此

成为杭州市区最大的群住处。那时的西溪，

是一大片农村的田园，河流、池塘众多，但蒋

村人，多以养猪为业，没有环保配套，所以，

西溪的水，就到处散发着猪粪的气息。

西溪所在地的蒋村乡，每年的端午，有

划龙舟的习俗。龙舟在狭窄的河道里劈波斩

浪，能够想象，那个景象，必然十分热闹。

西溪还有一绝，就是遍植柿子树，一到

收获季节，树上的柿子红了，到处都是红艳

艳的，好像整个西溪，都挂满了一盏盏红色

的小灯笼。

除了柿子树，西溪最为壮观的景色就是

芦苇。西溪的秋天，芦苇遍地，开出白色的花

儿，秋风一吹，苇絮四散飘扬。白色的芦苇，

长于水边，一枝枝亭亭玉立，仿佛家家池塘

边，站满苗条的西溪女孩，长发飘飘。

那次骑车去西溪，更多的收成，是泛起

许多童年的记忆。记忆中的家乡，多河流，也

有芦苇，但没有西溪密集。回家后，晚上睡梦

中，也会听见西溪的呼吸。后来，西溪研究会

邀我入会，既然是研究会的成员，就多了一

份责任感。于是，根据第一次去西溪的经历，

写了一篇随笔《屋檐下的西溪》。

说来惭愧，后来，西溪研究会给我发过

好几次通知，具体管事的一位老师还给我打

过若干次电话，内容都是通知我去参加研究

会的活动，但我都以工作忙为由推脱了。现

在想来，实在不该。更加不应该的是，我的住

家与西溪近在咫尺，在西溪整治后，却一直

没有好好去看一看西溪。

直到去年初冬，我竟连着两次去了西

溪，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蠢笨。这么好的风

景，就在家后，竟然时隔这么久才去欣赏。而

我的一位朋友，以写散文著称的苏沧桑，居

然已经创作了一部以西溪为背景的长篇小

说《千眼温柔》。我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但

创作语言一向温婉、淡雅的苏沧桑，以散文

的语言编一个西溪的故事，一定好看。以我

俗人的眼光看来，这部小说，一定要有男欢

女爱，因为去过西溪的人一定觉得，这个地

方，适合恋爱。

湿地一期进口处在周家村。去的那天，

天气稍许有些阴，湿地内，几乎看不见一个

徒步的游人。西溪湿地的栈道，已经修建得

四通八达，栈道沿河，依池塘而建，如此安宁

的栈道，十分少见。栈道两侧，或是河流池

塘，或是芦苇、茅草与杂树。西溪的树，是从

前留下来的，树种繁多，也没有过多人为干

预，只要有河流有池塘的地方，就一定树木

葱郁。湿地适合树木生长，一截木桩插下去，

来年的春天，也一定发芽。

西溪的船，分为机动船与摇橹船。看西

溪，最好是坐摇橹船，它的速度相对缓慢，适

合看风景。船舱面积不大，顶多够坐六人。一

张小方桌搁于舱中间，泡一杯龙井茶，再放

一些杭州本地产的花生、瓜子。沿着曲曲弯

弯的河道，慢慢摇去。西溪就如一幅画卷，在

欸乃的橹声中，缓缓舒展开来。这幅画，张大

千没有画过，黄公望也没有画过，我想，西溪

是在等待一位千年一遇的画家吧。

摇橹的船娘，大多为三十出头的蒋村妇

女。她们的杭州话不地道，普通话也不够标

准。因此，听上去的普通话有蒋村方言的味

道，外地人勉强能够听懂。

说来奇怪，西溪湿地与杭州市区唇齿相

依，蒋村人说话的口音，却与杭州中心城区

的市民，有明显的差异。那天为我们摇橹的

船娘的脸，有些黝黑，是被西溪湿地的风吹

得吧？她很健谈，从船离开码头，就一直在介

绍西溪。船娘的介绍，听起来不像正规导游

那么流畅，但因为船娘是土生土长的西溪

人，她对西溪的感情，却不是一般职业导游

所能相比的。

在经过一片较为宽阔的河道时，船娘指

着右侧河边，要我们准备好相机，我问为什

么？她说这儿经常有野鸭出没。船娘的话音

刚落，两只野鸭就摇头摆尾从水边游了过

来。野鸭不大，至多是少年模样，不知它们是

否处于青涩的热恋当中，一前一后，紧紧相

随，对于驶过的船充耳不闻，自顾自贴着水

中的茅草向前游动。

看着野鸭消失在视线中，我忽然想起一

个问题，就问船娘，蒋村的那些猪去了哪里

了？船娘回答说，西溪湿地的村民，早就外迁

了，人都外迁了，猪还留在这儿做什么？她接

着说，要是猪还在湿地里，你能看到这样清

爽的河道？

船娘说得是，船舷外的河水，与我第一次

所见，已经不同，也许没有西湖水那般清澈，

但因为污染的源头已经切除，西溪的水，已基

本恢复从前的样子，而且随着水生植物与鱼

的不断净化，西溪水质的澄澈，指日可待。

船娘同意我的观点，她说，她从小就在

西溪长大，看过西溪水最清的时候，能看清

河底的水草。她也看过西溪被污染的时候，

河流池塘混沌不堪，简直臭不可闻。而现在

的西溪水，虽说还没有彻底恢复到她小时候

的模样，但已十分接近。

船娘一点也不怀疑，西溪水很快就能够

像她小时候见到的那样，看得见鱼虾在水底

游来游去了。

那天同船的客人，来自西安。到西溪的

周家村入口处，他们颇为诧异，以为是湿地，

就一定距离城市很远，但根据车程推测，西

溪湿地根本就在市区。我说，可以这么认为，

西溪湿地是在杭州市区，更加准确地说，是

在杭州市区的边缘。因此，有专家把西溪比

作杭州的肾。

西安客人大为感慨。交谈中，我说去西

安能看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脚踩下去，不知

就踩到了哪个皇帝的肩膀。杭州虽说是古

都，但原始的历史遗存已经不多，所以只好

带你们来看看西溪的水，西溪的草和树。不

过，要论西溪的形成历史，算起来，也有

1800多年，从这个角度看，与西安的秦王
朝，稍晚一个朝代而已。

研究西溪起源的专家说得似乎更玄乎，

他们认为，算起来西溪的最初形成，可以在

现在已经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再上推三千年。

他们的理由是，在四五千年前，西溪的低湿

之地，如受天目山春夏洪水的冲流，就会被

淹没，西溪也因此成了湖泊。而干旱季节，湿

地就出现了。于是，随着自然的变化，湿地也

随隐随现。

这个说法，从西溪所处的地理位置看，

不无道理。湿地位于天目山路以北，而天目

山路的命名，显然是它的延伸段，与天目山

相连。至于西溪地势的低洼，我是有切身感

受的。2007年的暮夏，一场台风过后，杭州
城大雨倾盆，连续下了几天几夜，周一早晨

上班，开车出门，才发现整个城西道路已经

被水淹没。

客人在船上，话题广泛。带队的领导对

我说，今天说的，平时在单位里绝对是禁忌，

可见西溪是个让人说真话的地方。客人还

说，外地人多知道西湖，却不知，离西湖不

远，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好去处，藏在深闺人

未识啊。

坐着摇橹的船，带着自己喜爱的女人，

在西溪曲里拐弯的河道里走一走，难得的人

生经历啊。西北汉子豪爽，对于他们口中所

说的女人指向，有弦外之音。看我疑惑的眼

光，领导哈哈大笑，举起相机，对着芦苇一阵

猛拍，说，你瞧，我说了，西溪是个让人吐真

言的地方，真是酒未喝，人已醉。同船的人一

起大笑，惊起河边林间的一群飞鸟，呼啦啦

飞向远处。

船行至秋雪庵，船娘将船靠岸。她说她

要去给我们装一瓶热水，这时，我才发现船

上的热水瓶已不知不觉间让我们喝空了。船

娘要我们上岸，去秋雪庵楼上看芦苇。船娘

说，那儿是整个西溪湿地看芦苇最好的地

方，没有船，人是到不了秋雪庵的。

我们依船娘所言，上了秋雪庵的二楼，

站于阳台，凭栏而眺，一片宽阔的水沼地，除

了树和茅草，果真如船娘所说，是无边无际

的芦苇滩地，芦苇正开花，视线里，只留下白

茫茫一片，恍如大雪纷纷落下。

我顿悟，秋雪庵的名字，与一般想象中

的“庵”不同，这个秋雪庵名的来历，可能与

我眼前的芦苇有关。一到秋季，芦苇雪白的

花儿开遍了湿地，酷似雪后景象。

看庵内的介绍，才知秋雪庵，与一个明

代叫陈继儒的书画家有关。他所题的“秋

庵”，是取唐朝诗人“秋雪濛钓船”意境。我们

现在所看到的秋雪庵，是依据民国时期的老

照片重修的。瓦墙之间，依稀可见那些尘封

的时光在悄悄行走。

在秋雪庵，偶遇作家毕淑敏。我上楼时，

已有几个人在栏前眺望，其中一中年女子，

面相颇为熟悉，却一时想不起是谁。随后上

楼的西安客人说，他看见作家毕淑敏了，我

才恍然。

据说，西溪湿地有一些房屋，为文化名

人做工作室。我的理解，所谓工作室，大约就

是将房屋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让那些文化名

人工作、学习和生活。不管这个理解对或是

错，杭州的做法，却是很有些胆略的。

西溪湿地的确适合文化名人居住。他们

若是诗人，能为西溪吟出一首好诗，他们若

是画家，能为西溪画出一幅好画，他们若是

小说家或散文家，能为西溪奉出一部好作

品，并且流芳百世，西溪的意境，就会多一些

雅致，多一些风花雪月。

不知道毕淑敏是否在杭州市的邀请之

列，也在西溪开出一间工作室来，毕淑敏不

光是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心理学家，她开

工作室的理由应当更加充足。她若是在西

溪，一边写作，一边研究心理学，估计在两个

领域都能成大器。

可是，能够青史留名的作品，也许一千

年才出一部，看来，我是很难读到类似苏东

坡白居易颂西湖那样伟大的作品了。好在西

溪的存在已经几千年，再等一千年，让后人

来赏析，也无妨。

从秋雪庵回到周家村码头，刚好两个小

时。船娘说，要不是天色有些暗了，也有些

冷，在西溪湿地看两个小时，是远远不够的。

坐船看西溪的好地方还很多，比如西溪草

堂、烟水渔庄、深潭口、梅竹山庄。船娘特别

推荐我们去走走福堤，她提醒我们，福堤是

免费向游人开放的。

西安客人离开西溪时有些恋恋不舍。对

于福堤，也心向往之。但是时间不允许了。我

答应西安客人，若是他们下次再来杭州，可

带上喜欢的女人，我就带他们去走福堤。西

溪的野趣，是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丛林间所难

以想象的。在西溪的船上能看乡村景色，还

能说心里想说的话。这是西安客人给予我的

启示。

船娘口中所说的福堤，整治时间要晚于

西溪一期工程。如果说西溪一期适宜坐船，

那么福堤则是漫步者的天堂。

我去福堤，与前一次到西溪湿地相距不

足一月。无论从哪个方向进福堤，都有无限

的风光可欣赏。如果是从天目山路一侧进入

福堤，那么以福堤为界，右为高庄，左为洪钟

别业等景点。去西溪，无论是一期，或者是福

堤，最好避开双休。冬季的福堤，因为多植为

竹，所以在色彩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倒是

一池一池的残荷，一路的杉树，尽管有些萧

瑟，却能从悲凉中体会到一种自然的轮回。

天冷不要紧，只要有阳光，身旁走着自

己心爱的女人，在西溪的竹林、茅草、芦苇荡

间走走停停，就会有最温暖的记忆。读野史，

从前的文人墨客，游类似西溪这样的景点，

必有美酒佳人相随。而西安的客人，说的要

含蓄一些，他们所指的男人喜欢的女人，与

我理解的心爱的女人不同。也许，西安为历

朝历代的帝王文化所浸淫，皇帝们六宫粉

黛，建一座华清池也盛不下天下佳丽。在西

溪这样乡情野趣浓郁的地方，遥想一下无边

春色，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如果有闲情逸致者，在西溪的阳

光下独自发呆，倒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西溪的人影，不似西湖那么密，所以，西溪的

路就显得格外的寂静。而无论残荷，抑或茅

草，除了在风中的摇曳，都是不会开口说话

的。一个人只管肆意地大声唱歌也不要紧，

能听见你唱歌的，只有西溪的水鸟。而沉默

地走路，在西溪的池塘边，也是能照进自己

的影子的，水中的倒影，看上去似乎有些冷，

有些静，也有些寂寞，阳光却始终不离不弃，

即使影子投入了水中，阳光也会在池塘里映

出一个太阳。

福堤景区可走的地方很多，如果不是假

日，所经过的路和房子、池塘大多安静。河渚

街是相对热闹一些的地方。那儿的西溪越剧

团会在宗祠里排戏，二胡锣鼓一响，演员在

台上甩一把水袖，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寂寥

的西溪，就隐隐约约有越剧的旋律回荡。

登河渚塔，可俯瞰西溪全景。河渚街的

粉墙黛瓦，尽收眼底，戏台上的演员，着戏袍，

在台上款款地走来走去。唱腔已经远去而无

声，而那些池塘，依然寂静，只有风将一池清

水吹皱。杭州城就在湿地的东面，此刻，在视

线里也愈显遥远，看不见人来人往，也听不见

车水马龙，仿佛这座都城，是从前的事了。

在西溪走得有些乏力，可寻一座依水而

建的亭小憩，这些亭，悉数用原木搭建，盖于

亭顶的，也有在木板上再覆一层茅草的，远

远看去，就是一座茅草亭子。亭内的栏杆当

然也是树木做成的，在栏杆上一靠，阳光恰

到好处地照在身上，全身暖洋洋，如果坐的

时间久了，很容易瞌睡。

不知在西溪的水边入眠，会是什么感

觉？入梦来的，除了西溪的水，还会不会有一

个叫翠翠的船娘？翠翠身穿细碎的印花蓝布

小棉袄，摇着木船，从河间驶出，她的头顶，

飞着一群水鸟，她的船尾，有一列野鸭如影

随形。而翠翠的船舱里，满载的却是一船茭

白、茅草和鲜活的鱼虾。她摇去的方向，正是

秋雪庵，那么，美丽的翠翠，就是秋雪庵的主

人了。

黄昏时分，翠翠梳着湿漉漉的乌发，往

楼上的栏前一靠，手搭额上一望，西溪湿地

的芦苇，就苍茫如雪了，就漫无边际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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